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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听了一个故事，大概意思如下：说有个修炼人买菜，回家后发现少了斤两，问应该如何去对待。有三种答案，第一是去找那个卖菜的人算账，不能吃亏；第二就是不去找了，忍了算了，


吃亏是福；第三种是回去找那个卖菜的人劝善，告诉她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并告知善恶有报，害人终害己的道理，从根本上拯救提升这个生命。


事情虽小，但三种答案，对应着三种境界，第一种完全是看重个人利益的想法，为修炼人所忌；第二种是晓知佛家因果，而不起争执计较，比起第一种行为有所提高，但是隐藏着私心，对于过去一般的修炼人来说，我想这也是很不简单的了；但第三种行为才是更高的认识，完全没有个人的得失之心，完全为了别的生命负责任，这才是了不起的行为和境界！


十年前，我参加了“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当时我们整整齐齐地站在人行道边上，一个行人过来问我们干什么来的，有学员简单给他讲了天津抓人、打人的事，这个人问：“你们法轮功不是讲忍吗？被欺负了忍忍不就算了？共产党可不是好惹的。”我听见旁边一个学员平静地说：“如果一个恶人在施暴，你不去管他，他还会欺负别人的。”很普通的一个道理，十年后的今天，更多的人才真正理解到这就是和平理性抗争下的道德意义。


因信仰法轮佛法，被中共迫害中，我曾被非法抓捕、判刑。非法审讯时，一个预审在听到我陈述上访的理由后，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了一句：“都这时候了，你倒还能想着别人！”在被押送到劳教所的路上，我利用仅有的半个小时机会给押送我的警察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谎言，他制止了我两次，我说，“今生今世说不定就这半个小时的缘分，就听我说两句吧，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不再吭声，直到到达，对我说：“都这样了还给我讲！”我微笑着问他：“是啊，你说我图啥呀？”话音未落，我突然看见他的眼睛中充满了泪水。（文/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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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境界——无为与有为





“反动”是中共打击异己所用的一句口号，奇怪的是在中共统治的地方，人们一谈起“反动”，马上噤若寒蝉，自己也以为犯了什么大罪似的。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试为大家说之。


从中文上考证“反动”之意蕴，老子《道德经》的一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恐怕是“反动”的最早的意思，没有任何让人觉得“反动”有什么大逆不道的感觉。


打个比方：某天，甲、乙、丙、丁四人出去旅行，分别向东、南、西、北的方向运动；那么甲是丙的反动，乙是丁的反动，反过来说，丙是甲的反动，丁是乙的反动。


这么多的“反动”走在一起，可是谁也不会觉得甲是丙的什么罪人，丙是甲的什么罪人，而乙、丁二位也甚觉自然不会把与对方的反动当成敌意。


可是在中共的眼里，反动成了一项罪名，但具体是什么罪名，中共也说不清楚，大约是说某人之坏，“坏极坏极”，但具体怎么一个坏法，却也说不出来。


其实中共之所云的反动不过就是与中共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中共，这在社会中是挺自然的事情，因为事物皆有两面性，中共所喜欢的不见得大众都喜欢，中共所反对的不见得大众都反对，这又有什么错？


可是中共毕竟是邪教，没有正常人的理性与文明，在它认为凡是反对它的就是有罪的，就是“反动”的。


于是乎“反动”在中国成了一个禁忌，人人谈之而色变了。


另外，中共所定义的“反动”与它以前定义的“反动”矛盾。


譬如说：苏维埃时期的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也就是追求国家分裂、国中有国，所以外蒙古在苏共挑唆下独立时，中共还发了贺电支持，但现在的中共却反对“国家分裂”了，并以此为“反动”；抗战时期的中共高喊“民主与人权”，现在却以议论、要求“民主与人权”为“反动”；在五、六十年代，中共以资本、私产为“反动”，天天杀人，现在却鼓励资本家入党了；七十年代被打倒的反动派，到八十年代中共又说他们不“反动”了。


也就是说中共之“反动”没有固定的定义：中共，不但在时间上自我“反动”，它的内部成员也相互“反动”，极象古代寓言的两头蛇，一个头要这样走，另一头要那样走，最后两个头打了起来。


中共连自己都是它所说的一个“反动”，哪还有什么资格以“反动”去压服别人呢？其实，中共所说的“反动”就是其随心所欲制造的为镇压百姓，折腾百姓的一个恐怖借口而已。（文/苏凰）◇





“反动”漫谈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引自《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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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姑娘时就爱打架，什么也不怕，哪天都有人找上门来，十里八村都知道我


的霸道，爸妈为我把心都操碎了。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姑娘打在一起，她被送去医院，花了很多钱。我的父母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把我打死了。爸说你这样的姑娘白给别人都没人要。真说对了，我真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


最后，终于找到了对象，这家兄弟三个，我嫁的是老三。婚后，


是姜改不了辣味，我还那样霸道，当着丈夫、哥哥、公婆的面，嫂子被我打得不象样，拿着扁担把大伯哥打得满街跑。有一次，我丈夫的领导对他不公平，我跑到他单位把他领导也给打了。我一打起架来就谁也不怕，不管辈分长幼，权势高低，一律都敢打骂，周围知道我脾气的人都怕我，在家我说一不二，丈夫被我管得一点脾气都不敢有，人送我外号“母老虎”。


婚后几年，由于生活压力，身体逐渐衰弱，多种疾病接踵而来，我成了医院的常客。这期间，CT做了两次，结肠镜做了一次，胃镜做了三次，医院的仪器没有没做过的。找一个专家大夫看后，说：你是神经功能紊乱，医院没法治了。我又找有附体的假气功师治，也没好。病痛的折磨使我生不如死，体重只剩八十几斤，服过两次毒药寻死，都没死成。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我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去炼，身体慢慢的轻松起来，人也能吃饭了，不到一个月，我完全恢复了健康。现在的我，红光满面，走路生风，什么活都能干，五十岁的


人看上去就象三十几岁。


当然，变化最大的是，我知道怎么按照“真善忍”去生活了。我亲自去给哥哥、嫂子赔礼


道歉，亲自去给村子中被我打伤过、被我骂过的人赔礼。通过我的变化，二嫂说：“谁要说法轮大法不好，我就敢跟他们评理，我不看别人就看老三的媳妇，自从学大法后，整个人改头换面，身体也好了，性格也变了。”二嫂家的女儿说我是贤妻良母，与邻居之间的交往中传出的是真诚的话语、开心的笑声，他们都说我变成另一个人了。


前几天，我家的房子搬迁，按照地方补偿标准给钱。大家都去领钱，我领后，算了一下却多出一千七百元，我急忙又回到领钱处，说给我的钱不对。当时给我钱的人还说：“给你的怎么不对？”我说你们多给了我一千七百元。全屋的人都惊呆了，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大法的。


九九年七月，迫害来了。我要不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也太没良心了。我去北京上访，回来被抓进看守所，非法罚我八千元。


还有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戒毒所，当着几百人的面，我被堂姐的儿媳妇给打了（警察指使的）。被打后，我泪水流出来了，很委屈。但我忍住了，我只觉得她们很可怜。曾经有两年我被中共迫害得有家不能回。我家人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女儿吓得失眠，丈夫经常伤心。尽管如此，我的丈夫仍然支持我炼法轮大法，并从心底念着：法轮大法好！镇上的领导请我丈夫吃饭，饭后让我的丈夫替我签字说不炼，我的丈夫一直没签！◇





“母老虎”变成贤妻良母





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历近10年，直至今日，上海长宁区看守


所仍然凶暴残酷地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八年初夏期间，有位名叫范国平的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触犯现有法律规定、信仰真、善、忍无罪而采用绝食抵制。她刚进看守所时就被连续三天三夜不让睡觉铐坐在椅子上审讯逼供，野蛮灌食导致她鼻子出血一整夜，后来被女所长恶警吴荔滨指使投入禁闭室整天上铐：双脚被高铐在铁栅栏上，双手也被反铐在身后，大小便时手铐也不放下，让关押的人随手拿个盘，因为双脚比整个身体来的高，所以致使大小便非常痛苦，再加上天气炎热每天被蚊子叮咬，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肤。


那么大岁数被如此虐待与折磨，失去人性的恶警吴荔滨觉得还不够，为了迫使范国平放弃绝食，采用橡皮粗管子摧残性灌食增加痛苦，由于管子太粗无法插入胃部，吴荔滨亲自用双手猛卡范国平颈部，使她透不过气来，十多天如此残酷折磨灌食后老人仍然没有签字妥协。吴荔滨对范国平加大了肉体的折磨，她命令不让范国平上厕所、不让洗脸、不让洗脚、不让漱口，不让碰一点点水，大热天恶警当着全监室的人辱骂，说要让她成为臭人，同时用连坐的方法，以不允许全监室的人“开大帐”（购买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相要挟，逼迫全监室的人谩骂与折磨范国平。◇





六十多岁老人被四肢腾空挂铐 





文／辽宁省大法弟子











